书法教育中摹书的价值重估
对于初学者而言，摹书无疑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但是，在书法的基础教育中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学者在《书法报》中便提出“摹的方法为什么会在基础教学中消失” 
的问题。在书法教育日益兴盛的形势下，初学者的学书方法问题便凸现出来，成为人们必须关注的话题。在这个问题上，相关的书法研究尚有待作必要的探讨和清理。我们知道，学习国画除了临摹外，还有写生、素描等，这些方法可以多角度训练提高学画者的能力。而对于书法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而言，临摹几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临摹的方法又比较复杂。比如摹与临的先后问题、范本的选择问题、临摹的分类等等都需要我们来判断和选择。自古以来，关于临摹方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主张临摹但求神似，有的主张临摹必须形似，有的主张临摹取法乎上，有的主张由浅入深等。一旦选择的临摹方法不合情理，便会严重影响初学者的进度甚至走许多弯路。因此，对于临摹的研究在教学的初级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鉴于此，本文试图整理古人摹书的主张，并从心理学、教育学等角度重估摹书的重要价值，并主张在书法的初级阶段的教学中应大力提倡摹书的方法。
   1、初学者应该从摹书入手
书法的学习可分为摹写、临写、创作三个阶段。就难易程度而言，摹书最简单、最容易上手，是初学者行之有效的方法。摹即模，仿效、描摹之意。在古代，摹书既是学书的方法也是传播书法的手段。我们今天见到的大量碑帖便是借助于摹书流传下来的，刻碑及刻帖的基础工作便是将墨迹用双钩等手段摹到碑或木板上。古人摹书的手法多种多样，如响拓、双钩、单钩等等。双钩的方法十分讲究，墨不能晕化到字的外面，要求下面的母本要清晰上面的纸张要薄。为了防止掺入摹者的主观意思，双钩时要求把原帖倒过来摹写。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对摹书作了详细的解释，“摹是最易得其形似的。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迳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第一种，古法先用涂熨黄蜡较透明的纸[称为硬黄]蒙在原迹上面，以淡墨作细线依笔法勾出一个字的轮廓来，然后取下，以浓淡干湿墨填成之，所以也称为双勾廓填法。第二种，以纸蒙在原件上，迳用浓淡墨依样摹写。第三种，先勾淡摹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
  可见，摹书相当费事，而且在古代普通人根本无法见到原迹，主要学习碑与刻帖。现代，由于复印照相技术的使用，墨迹不通过双钩刻帖也能化身千万，“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古代一般学书者不曾梦到的。这也为初学者摹书提供了好的范本，墨迹的印刷本效果几乎与真迹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初学者可将透明纸直接覆盖在墨迹的复印件上摹写，这也是古代普通人难以奢望的。
摹的方法，历来十分受重视。古人对于临与摹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摹书容易把握古人的结构，而临书容易理解古人的用笔；摹书容易遗忘而临书易于进步。
宋代姜夔的主张颇有典型性。姜夔云：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

可见，临摹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经意与不经意是否有理呢？其实摹书者同样也能做到经意和用心。由于摹书要求墨迹与范本之间相吻合的程度度很高，摹写者应该一丝不苟，毫不走样。如果不集中注意力，就难以达到准确性。因此，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的观点也不仅然。
尽管姜夔认为摹书有易忘的缺陷，但他强调初学者不得不摹。姜夔云：“唯初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

这种分析可谓一语中的，他从生理学的角度对摹书的重要作用作了经验式的阐述 。可见，初学者学习书法应该先从摹书入手。因为摹书能有效的训练和节制初学者的用笔动作，事半功倍，易于成功。
宋代以后不少学者对摹也有一定的论述。如清代朱和羹云： 临书异于摹书。盖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则经意不经意之别也。
 周星莲云：初学不外临摹。临书得其笔意，摹书得其间架。临摹既久莫过于多看，多悟，多商量，多变通。
朱和羹、周星莲大体沿袭了姜夔的临摹理论，而对于初学者临摹孰先孰后的问题并未交待。康有为则明确了临摹的先后秩序，认为学书必须先摹仿再临写。
学书必须摹仿，不得古人形质，无自得性情也。六朝人摹仿已盛，《北史》赵文深，周文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影覆即唐人之响拓也。欲临碑必先摹仿，摹之数百过，使转，行走笔尽肖，而后可临焉。


康氏明确地提出了学书先摹后临的观点，进一步强调先摹后临的顺序甚至摹书的次数，笔者颇为赞同这种主张。摹写是一种笨功夫，但摹写易于掌握结构及形质。对于初学者，不得形质，怎么能得到神采呢？因此，学习书法必先摹数百通，对间架、用笔熟悉后再临写，必有好处。
书法是一门的造型艺术，造型性是其重要特征。历代书家书法面貌的差异性首先便表现在不同的造型上。因此，强调对结构的把握无疑乃学习的首要任务。学书者必须摹仿，不把握书法结构形式，便无法得到其性情与神韵。摹书时，字的结构，线条的长短、角度对摹书者都有一定的约束。久而久之，熟能生巧，摹书者便能取得一定的成效。摹书类似于初学者在驾校学习汽车驾驶。驾校的场地有许多预先设定的线路，它们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必需的驾驶信息量。初学者按照规定的轨迹反复的训练便能掌握驾驶技术。摹书正与此理相通。名家的墨迹好比既定的轨迹，其中包含了无穷的书写技法信息，通过摹书我们可以细微地体会书家在运笔过程中丰富的使转提按等运笔技巧以及结构线路。摹写的过程便是手、手腕及手臂的协调运动过程。日积月累，学书者在摹书过程中便充分地把握了运笔的复杂动作与结构，从而能书写出与经典书法形神皆似的佳作来。因此作书从摹书开始，可以尽快进入形准的阶段，点画动作能酷肖原帖，是初学者最便捷的取法途径。
同时，我们也能在实践教学中找到实例来论证初学者应从摹书入手的例证。笔者在基础教学中，对摹的方法进行了尝试，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首先提出授课设想，授课内容包括单钩、双钩填墨以及用拷贝纸覆盖摹写，但要求逐渐接近直至超过日常书写速度。在教学效果中，发现部分学生达到了极好的效果。
2、从心理学、生理学的角度论证摹书的重要作用
对于初学者，迅速确立书法的典范属于首要的任务。摹书在范字的约束下，凭借依样描摹的手段能快速入门。摹书既可以充分得体会书家用笔的轻重、提按、顿挫，也能重现其结构及章法的精妙之处。
就心理学而言，摹书显然比临书更有利于初学者注意力集中。心理学告诉我们，被模仿的对象越复杂越难记住。临书时，初学者对结构、笔法、章法、墨法等技巧都要关注，需要注意的东西太多，容易顾此失彼。因此，临书具有较高的难度，容易导致初学书者精力的分散，也可能会形成了一些不良的用笔习惯。摹书则可有效地解决了信息负担过重的问题。在摹书时，学书者依样描摹，可自主地选择训练要点，既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字的结构上，也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用笔方法上。
     对于初学者，书法的学习贵在反复地摹写。心理学告诉我们，掌握任何复杂的运动技能，都需要反复练习。如要熟能生巧，则需要加倍练习。一般来说，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作业的精确性及协调性会逐步提高。因故，康有为强调摹书要经过数百次的反复摹写。
但是，并非任何练习都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大量研究表明，给学习者在练习过程中提供适量的反馈信息是提高练习效果的有效方法。在动作学习的初期，学习者主要依靠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知悉，来改造自己的技能。许多动作技能的结果，学习者易察觉，如投篮是否投中，跳高是否过杆便是适例。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技能的获得练习原理大致如此，但书法的练习过程更加复杂些。究竟如何通过更加有效的练习方法达到学习的目的呢？临与摹两种方法都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摹书有它的许多优势与科学根据。摹书的墨迹为学书者提供了一套高级经典而又复杂的动作轨迹和操作线路，墨迹便是最好地参照标准。在摹写的过程中，通过与墨迹比较，初学者便能清楚地察觉到行为结果，并通过反复地摹写来逐步提高运笔地精确、速度及协调性。摹完后，学习者还能将摹仿的作业与原墨迹对照，进一步发现用笔或结构方面的缺陷。通过不断地练习，逐步接近原帖的风格，从而较迅速地掌握书法的基本的技能问题。而且，通过大量的摹书，而掌握的运笔技能及轨道（即结构）是不易遗忘的。原因是这种技能是经遇大量练习之后获得，一般来说，经过过度学习的任务是不易遗忘的。其次，动作技能不同于言语知识，它的保持高度依赖小脑和脑低级中枢，而这些中枢可能比脑的其他部位有更大的保持动作痕迹的能量。
在摹写过程中，不但能把握其用笔的精微之要，也能充分的锻炼各个手关节之间的统一协调运动。久而久之，这些动作被手充分记忆下来
，形成一种本能的动作。对这些细微使转提按顿挫动作的记忆，有如舞蹈家对各种舞蹈动作的记忆。这不是通过语言与思想进行的，而是通过动作感受来记忆的。在摹仿的过程中，不但记忆了用笔的动作，也记忆了动作的具体轨迹即书法的结构与章法。学书者对结构与章法（轨迹）记忆越充分，便越能胸有成竹，进而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通过大量地摹仿古代墨迹法帖，学书者便能吸收大量的经典的运笔技能和结构章法图式。一旦具备了较好的基础，便可以运用对临、意临等更复杂的临书方法。
总而言之，对于初学者而言，无论从古人的经验，还是从心理学与生理学的角度，我们认为摹书不失为一种高效的合适的方法。因此，在书法的基础教学中，我们应该重视摹书的学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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